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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宗奇特的案例 。一对相
爱至深的恋人 ，在遭遇了 人生的挫
折后 ，相约一同 自 杀 、一同离开这
个世界 。男主人公按计划先勒死了
女友 ，然而 ，当 他看到女友死后的
惨状后 ，却没有 勇气 自 杀了 ，他应
该处以极刑吗 ？

深 爱着 的 一对恋人相 约 自 杀
本 文 的 男 主 人 公王小武 （化

名 ）是广东 省吴川市人 。在认识女
友吴美丽 （化名 ）前 ，他一直跟着他
的 姐 姐 ，帮姐 姐打理着 生意上 的
事 。

2000年 3月 的一天，24岁 的
王小武结识了 19岁 的吴美丽。那
一天 中 午 ，王小武去一家商场买东
西 ，正选购物品时 ，右胳膊突然被
人碰了一下。王小武侧头一看 ，碰
他 的 人是一位年轻 的 商场女服务
员 。那位女服 务 员用眼神向他示意
着什么 。

王小武又朝 身 后看去 ，只见一
个 男青年迅速地从他身后离去 ，疾
步走出 商场大门 ，不见了 。那位女
服务 员这才告诉他 ，那个 男 青年是
个小偷 ，刚才一直想偷他裤兜里的
东西 ，她不敢喊 ，怕小偷 日 后来商
场报复 ，所以只好碰了碰他 ，提醒
他注意 。王小武把手伸进裤兜 ，里
面 的 200多 元钱 已 被小偷夹到裤
兜 口 了 ，若女服 务 员 不好心提醒
他 ，这些钱肯定就被偷走了 。

王 小武连 忙 向 那位女服 务 员
道谢 ，并问 女服务 员是哪里人 。女
服 务 员告诉他 ，她是某省某市人 ，
一人来广东吴川打工 。王小武对这
位善 良 的女孩子很有好感 ，便又问
她的姓 名 ，女服务 员也大方地告诉
了他 。于是王小武知道了女服务 员
的名字叫 吴美丽 。

还没有女 朋 友 的 王 小 武觉得
吴美丽心眼好 、人也漂亮 ，若能找
上这样的人做女朋友 ，实在是最理
想不过 。于是 ，从此以后 ，王小武便
经常来商场 “购物”——目 的 当 然
是为了跟青春袭人的吴美丽见面 、
接触 。很快 ，他们便由 熟而生情 ，并
终于成为了一对恋人 。

随着 时 日 的推进 ，二 人感情
日 益加深 ，相互 间 已 爱得谁也离
不开 谁 了 。二 人 不止一次 向 对方
发誓 “非你不娶”、“非你不嫁”，世
界在他们眼 里格外美好 ，在他们
看 来 ，世上 也再没有 比他们 更相
爱 的 人 了 。

一天 ，吴美丽对王小武说：“我
们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得有 自 己
的事业才行 ，否则要钱没钱 、要房
没房 ，到什么时候才能结婚？”

王小武说：“干 脆我们开一个
店吧 ，就去你家 乡 开吧 ，在你家 乡
发展 。等挣够了钱以后 ，我们就结
婚。”吴美丽高兴地表示赞同 。

2000年 10月 ，这一对恋人来到
某省吴美丽的家 乡 ，由 王小武投资 ，
开了一间精品店 。二人全身心投入
到了精品店的经营管理之 中 ，为营
造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共同创业 。

转眼到了 2001年初 。王小武觉
得应向 吴家提亲 了 。一天 ，王小武
带了 8000元现金 、买了一些礼物 ，
来到了 吴美丽家 ，正式向吴美丽的
父母提亲 。吴美丽的父母原本就对
女儿未来生活的期望较高 ，了解到
王 小 武 跟女 儿开 的 精 品 店 不过能
维持他们的 日 常生活后 ，觉得把女
儿嫁给他 ，会苦了女儿 ，心里对王
小武并不满意 。但由 于女儿深爱着
王小武 ，也只好对他们的亲事表示
了首肯 。

见提亲成功了 ，王小武跟吴美
丽别提有 多 高兴了 。二人决心尽快
把生意做大做好 ，早 日 完婚。时 日
一天天地过去 ，精品店的生意一天
天地好起来 。就在他们勾勒着美好
的未来之时 ，一场灾难落在了他们
头上 。

2001年 6月 的一天晚上 ，一伙
暴徒突然闯进了他们的住处 。当 时
只有王小武一人在那里 。那伙暴徒
绑住了王小武 ，并用 胶布封住了王
小武的嘴 ，然后将屋里的现金 、存
折及其他值钱的物品洗劫一空 。之
后押 着 王 小 武逃 向 了 郊外 ，第二
天 ，那伙暴徒又逼着王小武说出 了
存折的 密码 ，去银行把存折里的钱
全部取走之后 ，才把他放了 。

经此一劫 ，王小武跟吴美丽所
有 的 积 蓄 及做 生意 的 本钱都没有
了 ，他们费尽心 力 的 努 力 付之 东
流 ，他们 的 婚事也 变得 遥 遥 无 期
了 。这对于摸爬滚打好不容 易挣下
一点 “家业 ”的这一对恋人而言 ，打
击是致命的 。王 、吴二人终 日 里 以
泪洗面 。要从头再来 ，再干到被劫
前 的 样 子 ，二 人 都认 为 很 难 很 难
了 。

一天 ，再 也承受不了这一沉重
打击的 王小武对吴美丽说：“这样
活着真没意思 ，还不如死去算了。”

不想吴美丽也正有此意 ，她把头依
偎在他怀里 ，坚定地说：“要死 ，我
们就一起死。”王小武说：“好 ，我们
就 一起死。就这么决定了。”

于是 ，这一对相爱至深的恋人
相约要 自 杀了 。他们决定用死来解
脱精神上的痛苦 。

男 友 突 然悟到 生命 的 宝 贵 ，独
自 偷生 下来

就在他们准 备实施 自 杀之际 ，
王小 武 的 姐 姐给 他打来 了 一个 电
话 ，询问王小武的情况 。原来 ，王小
武 的 姐 姐 还 不 知 道 王 小 武 出 事
了 。王小武没有把 自 己遭劫的事告
诉姐姐 。不过 ，王小武姐姐的这个
来 电却让他一时间改变了主意 。于

是 ，他跟吴美丽一商量 ，二人决定
还是先换个环境试试 ，一同 去广州
闯闯 。

于是 ，二 人把精品店转让给别
人后 ，结伴来到广州找工做 。然而 ，
在一个 多 月 时间里 ，王小武和吴美
丽却怎么都找不到工作 。他们身上
的钱已 差不 多花光了 ，而他们的心
情更是糟糕恶劣到了极点 。

王小武再也不想这样 “赖活 ”
下去了 ，他又一次跟吴美丽说：“我
真的不想活了 。你回你父母那里去
吧。”

吴 美 丽 也 再一 次 强 烈地觉得
这样活着真是毫无意义 。她说：“你
要死 ，我不会一个人活着 。我要跟
你一起死。既然我们活着不开心 ，
那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

见吴 美 丽 如 此 死心塌地地 爱
着 自 己 ，王 小武咬咬 牙 ，点 了 点
头 。

在 自 杀的方式上 ，王小武跟
吴美丽商量了好 几种死法 ，都觉
得不好 。最终 ，二人约定 ，还是先
由 王小武把吴美丽勒死 ，然后王
小武再 自 杀 。自 杀的 日 子 ，二人定
在了 2001年 8月 16日 晚 。

8 月 16日 晚 ，王小武跟吴美
丽各备好一套新衣 ，住进了 广州
番禺 区某旅馆 207房 。二人洗漱
完毕 ，和衣躺在了 床上 。想到就要
离开这个世界了 ，二人 内心里思
绪万千 ，怎样 也睡不着 。原本他们
打算就在这天晚上 自 杀 的 ，但他
们却迟迟下不了手 ，都想在死前
多 说 些 话 ，尽 量 地 多 向 对 方 表
达 爱 意 。

很 快 到 了 第 二 天 上 午 9点
钟 。二人觉得应该动手了 。吴美丽
闭上眼睛 ，俯趴在了 床上 。王小武
一横心 ，跪在吴美丽的 身后 ，用一
条毛 巾 ，勒 在 了 吴 美 丽 的 脖子

上 。他怕吴美丽死得痛苦 ，所以一
套住吴美丽 的脖子 后 就拼命 往后
用 力勒 。十几分钟后 ，王小武见吴
美丽不动弹 了 ，便用 手探到她鼻
子 。吴美丽已经没气息了 。王小武
于是把吴美丽的 身躯翻转过来 ，一
看 ，吴美丽嘴边血迹 、白 沫 、口 水流
出 了很 多 ，死相也显得特别痛苦 。
见女友如此情景 ，王小武一下子吓
得瘫在了床上 。

原本王小武跟吴美丽约好 ，吴
美丽死后 ，王小武马上就当 场上吊
自 杀 。然而 ，看到吴美丽死相如此
难看之 后 ，王小武 内 心里恐惧极
了 。他想 自 己如上 吊 自 杀 ，一定也
会像吴美丽这样 ，死得十分痛苦 、

难看 。他实在没有 勇气上吊 了 。而
这时 ，活着的种种美好又不断地在
他脑海里浮现 ，他的家人 、亲朋好
友 的 影像及他们 曾给 予过他 的 关
爱往事也不时在他脑子里闪现 。他
突然间无比地留 恋起 “人间 ”了 。他
畏惧死亡了 ，再也没有胆量 、没有
决心 自 杀了 。

“ 对不起 ，小丽 ，我实在没有勇

气去死 ，不能陪你一起去了 。原谅
我 ，原谅我吧！”王小武哭着对 已死
去的吴美丽说了一番话 ，然 后用被
子盖住了吴美丽 ，逃出 了旅馆 。

奇案 引 发 民 众 “是否应让被告
人活”的 轰轰 烈 烈 争论

广 州 市公安 局 番 禺 区 分 局很
快就接到了旅馆老板的报案。2001
年 8月 23日 ，王 小 武被 刑事拘
留。9月 24日 ，王小武被番禺区人
民检察院批捕。9月 26日 ，王小武
被逮捕 。

2001年 12月 14日 ，番 禺 区
人 民检 察 院 向 广 州市人民检察院
报送审查起诉。2002年 1月 7日 ，
广 州市 人 民检 察 院 向 广州市 中 级
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

2002年 3月 26日 ，广州市中
级 人 民 法 院开庭审理 了这一罕见
案子 。

公诉人指控王小武无 视 国 家
法律 ，故意杀害他人 ，致人死亡 ，已
构成故意杀 人罪 ，请 法 院依法判
处 。

在法庭上 ，王小武承认了吴美
丽是他勒死的 ，但他强调 ，他跟吴
美丽是相约 自 杀 。吴美丽是心甘情
愿死的 ，而他只是按双方商量好的
去实施这一约定 。其实 ，在他和吴
美丽的 内心里 ，早就埋下了 自 杀的
隐患 。他跟吴美丽的童年都不幸 ，
成长经历坎坷 。吴美丽曾 多 次对他
说：“爸爸是一个赌鬼 ，经常赌钱 ，
一赌就是三天三夜 ，还要她的妈妈
准时送饭 ，否则拳打脚踢。如果赌
输了 则更惨 ，姐弟 几个都会跟着挨
打 ，家庭里根本谈不上温暖幸福…
… ”而他本人也是在脾气暴躁的父
亲的棍棒下长大 。如此 ，导致了他
跟吴美丽性格懦弱 ，承受挫折的能
力差 ，人生观消极悲观 。这是二人
相约 自 杀的性格原因 。再加上在某
省不幸被打劫 ，所有积蓄及本钱被
洗劫一空 ，这使他和吴美丽的身心
遭受了 巨大的摧残 。之后来广州找
工作 也不顺利 ，这些成了他跟吴美
丽相约 自 杀的导火索 。

王 小 武的 辩护 律师为王 小武
辩护说 ，从公安机关现场勘验笔录
及司法鉴定材料看 ，吴美丽颈部有
竖条挫伤 ，其他部位无明显损伤 ，而
且房间内物体摆放整齐 ，无打斗痕
迹 ，吴美丽也无挣扎痕迹。另根据
案发地旅馆值班人 员证实 ，案发时
案发房间非常安静 ，没有争吵打斗

的声音 ，亦没有呼救的声音 ，可见吴
美丽的死亡是与王小武约定好的 自
愿的行为 。王小武在杀死吴美丽之
前本来是计划用空调绳上吊 自 杀的
——而根据现场勘验笔录证实若上
吊空调绳确能致人死亡 。之所以没
有当 即 自 杀 ，是因为王小武看见最
亲爱的人的尸体时脑海中浮现出 自
己死亡后的模样 ，顿时在情绪上产
生极大的波动 ，精神恍惚遂产生对
死亡的恐惧 ；另一方面 ，面对死亡容
易产生对人间恩惠 自 己的亲人朋友
留念的感觉 ，这是一种复杂的心态 ，
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

王小武最后向 法院请求说 ，自
己 愿意 以 自 己 的 余 生赡 养 吴美丽
的父母 ，以告慰吴美丽在天之 灵 。
而 自 打 自 己 归案 后 ，认 罪态度很
好 ，愿意主动承担刑事责任 ，希望
法院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 。此外 ，
依据 《刑事诉讼法》“疑罚从轻”的
原则 ，也希望对 自 己从轻处理。这
个悲剧的造成 ，完全是一对性格懦
弱 ，生活又屡遭重创 ，对生活完全
绝望的青年 ，作出 的逃避人生的行
为 。现在一个误入歧途的青年 已走
了 ，希望法院能尽力抢救生者 ，使
他恢复对生活的信心 ，用 余生来补
偿 自 己 的过失 。

法院在听了 公讼人 、王小武及
王小武的 辩护律师 的 陈述 、辩论
后 ，深 感此案案 由 特殊 ，无先例可
借鉴 ，如把握不 当 事关重大 。于是
宣布待 合议后择 日 进行宣判 。

人们在 了 解 了这一 凄绝 的故
事后 ，对于王小武应得到 “生”或
“死”看法不一 。一方认为 ，法院应判
处王小武死刑 。自 古杀人偿命 ，而且
王小武本已与吴美丽约好同死 ，但
最终却畏死独自 偷生 ，其行为是卑
鄙的 。他的这条命 ，根本不值得人们
去怜悯 。另一方却认为 ，王小武虽然
不可能以 “无罪”被开脱 ，但也无论
怎样都够不着被判死刑 。他们不希
望看到想活在世上的一个觉醒的生
命又被 “送 ”上死亡之路 。吴美丽是
自 愿死的 ，王小武不过帮她完成了
心愿而已 。死者已矣 ，保住生命者的
性命才是最重要的 。

王小武是否 “该 ”死？法院到底
怎样对 “相约 自 杀案 ”进行判决？人
们都在关注着 。

（ 本文 不得转载 、摘编 、上 网 、
上 电子版。）

（ 图 为 吴 美 丽 生前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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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马 拉 松 似 的 饭 局 下
来 ，王老板 累 得 几乎虚脱 。此
时 ，他面如关公身子发飘 ，高
一脚低一脚地顺着楼梯往上
爬 。送他的 司机见状要扶他
一把 ，王老板谢绝 了 人家 的
好意坚持亲 自 上楼 。

好容 易爬到家 门 口 ，喘
阵气 ，王老板按响门铃 。一连
三遍 ，无人答理 。家 中 的黄脸
婆十有八九 又去搓牌了 。这
婆娘屁本事没有整天就知道
在牌桌上混时光 ，再这样下
去换人是迟早的事儿 。

王老板掏 出 钥匙 ，瞅了
几下才捅进锁孔 。拧两圈 ，门
没有 象 平时那样打开 。他抽
出钥匙准备下楼 ，
刚 转过 身 一 想 不
对劲儿 。是不是有
人在家反锁了 门 ？
如果 是 那 又 是谁
呢？绝不会是婆娘
的相好 。凭她那副
丑恶嘴脸 ，白 送都
没人要 。会不会是
小偷呢？有可能 。
家 属 区 大 院 内 贼
们 经 常 光
顾 。推 走
辆 车 子 捎
几件衣服是常有的事 儿 。前
几天 ，他们嫌 小打小 闹 不过
瘾竟撬开两家 门 ，说不定今
天就是上次大动作的延续 。

王老板 为验证 自 己 的判
断又开 了一次 门 ，依然没打
开 ，他 断 定 家 里 确 实 进 贼
了 。报警，110来了 肯定会瓮
中 捉鳖 。王 老板掏 出 手机刚
拨了一个号就马上关机并为
自 己 的 举动感到后怕 。怎能
随便报警呢 ，弄不好贼先去
自 己随后也得进去 。前不久 ，
自 己 一 个 老伙计 家 中 遭 窃 ，
他不知天高地厚竟去报案 。
警 察 还 没 来 得及 查 看 现场 ，
该死的 贼就把 电话打进公安
局声称对此事负责 。结果贼

没抓住老伙计先被请到纪检
委汇报 “工作 ”了 。这事在县
城被传得沸沸扬扬 ，一帮低
素质的 群众大声 叫 好 ，甚至
扬言要给小偷请功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坚
决不能报案 。

不报案 又 不能阻止贼在
家 中 肆无忌惮地偷抢 ，王老
板急得在家 门 口 团 团 转 。家
中 的东西积 累 到今天这样规
模 ，实在不易 ，无不包含着 自
己 的智慧和心血呀 。可恶 的
贼 ！千刀万剐的贼 ！

王老板在心里骂过 几百
遍后又分析起贼最终能带走
什么东西。家电太沉 ，他们是

不会要的 ，就是他王老
板也不会要的 ；现金是
没有多少的 ，只有应急
的一部分 ；最放心不下
的就是那些 邮票钱 币
字画古董了 。

他有一整套新 中
国 成 立 后 发 行 的 邮
票 ，还有套王莽时代
的 古钱 币 ，光这两样
就值十 几万 ，更不说

那 些 字 画 古
董了 。

王 老 板
多 么希望贼是个 低档 次 的家
伙 ，只对花花绿 绿 的 钞票感
兴趣 。这样 ，他就没 多大的损
失了……。

这时 ，楼下 响起 了 脚步
声 ，王老板立刻摆 出 副威严
的面孔 。

上来的人是马总工 。
马总工大 声地和王老板

打 着 招 呼 并 请 他 到 家 里 坐
坐 。王老板嗯了 一声就看 见
马总工打开 自 己 刚 才要开 的
门 。

多上一层 ，虚惊一场 。王
老板长 出 一 口 气说声不坐 了
就往楼下走 。

在 自 己 的家 门 口 ，他狠
狠地骂了句 ：“混帐”！

只 要真 心 相 爱
□ 文/萧迹

此刻 ，万籁俱寂 ，只有面前的键盘随
着我手指的跳动 ，发出 着轻脆的声音 。妻
这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静静打着毛衣 ，一
切都显得那样的静谧和谐。然而 ，这平静
的 日 子对我来说 ，来得却是那般的不易 。

和妻相恋时 ，是 1989年那个夏天 。临
近大学毕业的我们还没有卿卿我我几天 ，
一张分配表就将我送到了宝鸡 ，她却飞到
了新疆石河子市。那曾 流
传久远 的牛郎织女的故事
便成了 我的现实 。三年弹
指一挥间 。三年间 ，仅见三
面 ，来去亦是匆匆 。当 朋友
们一个 个幸福地组建了家
庭和深恋 的 爱人在花前 月 下共享 爱 的甜
蜜之时 ，我面对的 只是那盏伴我无数个孤
夜的桔黄小灯。直到三年后的一天 ，一张
调令将她送到了我的身边 ，终于组建起我
们这个家 。

而这时 ，我已从车间到机关任秘书工
作 。新环境 ，新工作 ，压得我缓不过气来 ，
好在妻在我的 身边 ，又和父母住在一起 ，

我便有了坚实的 靠 山 和温馨的港湾 。但
这种 日 子才刚 刚开始 ，又一纸调令将我
调到了 位于 西安市的 局机关工作 ，再次
开始了我们两地分 居的 日 子 。

这样的生 活一晃又是 3年 ，妻也调
到了西安 。当 两人相聚时 ，偌大的西安城
内却没有我俩安栖的地方。四 处奔波之
后 ，一位朋友在北郊为我们借得一间 20

平方米的房子 ，这房子原是间宿舍 ，里面
放有三张高架床 ，于是我把两张床合在
一起 ，另一张 床便 当 成了我们的桌子 ，冬
天还好过 ，可 当 夏天来临时 ，这所南北走
向 ，东西晒的房间 内 日 平均气温最高时
可达 40度 ，如同 一个 “烤箱”。生活虽然
简 陋 艰 苦 ，但 毕 竟 有 了 我 们 自 己 的
“家”。使我在西安不再有了 身 处他 乡 为

异客的感觉了 ，无论再 累再忙 ，只要一回到
“家”，我心便平静如水 ，因 为家 中 有着早已
做好饭菜静静等候我的妻子 ，有着 当 我在
灯下苦熬之时妻端上来的那杯不凉不热的
清茶 。于是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 ，我能
够心 无 旁 鹜地趴 在 床 上 去 写我想 写 的 文
章 ，去做我 白 天未能做完的工作——直到
去年 ，我又从局团委宣传科调到了 局党委

宣传部 ，单位这时 也给我们
分得了一套单元房 ，我们终
于有了 自 己 的住处 。

记得那天 ，当 我和妻走
进这 套 装 修 一新，70多 个
平方米的房子时 ，我说：“幸

福从现在开始。”妻看了我一眼笑道：“我一
直都很幸福 ，因为我们都在真心的爱着。”

的确 ，几年来 ，我们分分聚聚 ，那总是
促使我们朝前走 ，又总是再次将我们凝聚
在的一起的不就是那个 “爱 ”字吗？两人世
界很简单 ，只要彼此真心地爱着 ，那么无论
处在怎样的环境 ，幸福都会永远伴随着你 ，
真的 ！

无 题 两 首
□ 诗/武茵茵

（ 一 ）

未 来要 向 哪里 去
亲 爱 的　今晨我 问 你
薄 雾 弥 漫
是什 么 淋 湿这颗 心

背 上 了 记 忆 的 壳
我褪 变 成 一 只 软体动 物
无 处躲藏啊
昔 日 的 大 海 已 经 干 涸
朔 风 凛 洌

梦 儿 七 零八落

寂 寞　这 柔软 而 冰冷 的 手
捕住 了 往 昔
遗 失 了 岁 月

（ 二 ）
世界 已 经入 梦 了

睡神 还是 不 肯接纳 我
疲惫的 灵魂
抓起笔

谬斯 又远远 离 去

窗 台 上 ，昙 花 正热 烈 开放
而 约 好 一 同 赏 花 的 你
又在何 方
翻 开你 送 的 诗 集

总 也 离 不 了 忧郁

或 是这夜 太 深 太静

也许 这诗 太 美 太 纯
我 始 终 无 法
相信

每一 种 花 开花 落 的
暗 示

冷漠
□ 文/华凯

小雪到小华家玩 ，看见小
华吃糖 ，就说：“华哥 ，给一颗糖
给我吃。”小华问 ：“我为什么要
把糖给你吃？”小雪想 了 好一
会 ，才找到一条理由 说：“昨天
我爸 爸帮你妈妈撑伞 ，你快给
糖给我吃。”

小雪的话被小华的 爸 爸听
到了 。小华 的 爸爸就把小雪拉
到房里 ，悄悄地问 ：“小雪 ，你真
的看 见你爸 爸帮华哥的妈妈撑
伞吗？”小雪说：“真的看见了 。
昨天下雨的时候 ，我爸爸和阿
姨 同撑一把伞 回 来 ，回到门 口
阿姨还滑了 一下 ，是我爸爸扶
住她的腰 ，才没有摔倒。”小华
的 爸爸说：“小雪 ，叔叔真该谢
谢你。”他给了 小雪很 多糖 。小
雪说：“叔叔你真好。”

晚上 ，小华的家里吵翻了
天 。小华的 爸爸像一头狂怒的
狮子 ，先砸东西后打人 ，揪住小
华妈妈 的头发把她往墙上撞 。
楼上楼下许 多人来劝架 ，问小
华的 爸 爸怎么啦 。小华的爸爸
说：“这贱女人的腰都快被男人

搂断了。”小雪看见阿姨一直蹲
在墙角 哭 ，以为她的腰真 的断
了 ，就问 爸爸：“阿姨的腰被谁
搂断了？”爸爸沉下脸说：“别 多
嘴 ，回家。”

小雪跟 爸爸 回家 ，一 回 到
家爸爸就给她一 巴掌说：“都是

你惹得祸！”小雪放声大哭 ，不
知道 自 己错在哪里 。看 见妈妈
也从门外进来 ，小雪就扑进她
怀 里 ，很 委 屈 地说 ：“爸 爸打
我。”妈妈说：“不要理他”。说完
就拉 小 雪 进 房 ，关 上 房 门 睡

觉 。小雪抹抹眼泪 问 ：“妈妈 ，怎
么 不让 爸 爸进来睡觉？”妈妈
说：“让他跟别人睡去。”小雪又
问：“让爸爸跟谁睡？”妈妈训斥
说：“罗嗦什么？再罗嗦连你也
出 去！”

一连 几天 ，妈妈都不让爸
爸进房睡觉 ，也不跟他说话 。爸
爸整天唉声叹气 ，一次又一次
向 妈妈认错 。小雪趁妈妈不在
家的时候 ，小心翼翼地问爸爸 ：
“ 你犯什 么 错误 了？”爸 爸说 ：
“ 我不该给小华的妈妈撑伞 ，更
不该扶她一把。”小雪问 ：“那阿
姨 不 会 被 雨 淋 湿 ，不 会 摔 倒
吗？”爸 爸说：“就是让她淋湿 ，
让她摔倒 ，我 也不能管。”

从此 以后 ，爸 爸真的不理
小华 的妈妈 了 ，两个人见面也
不打招呼 。偏偏他们上下班都
走 同一条路 ，经常见面 。有一
天 ，小雪又看见爸爸和小华的
妈妈一 同 回 来了 。那时正下着
雨 ，小华的妈妈走在前面 ，没有
带伞 。小雪的 爸爸撑着一把很
大 的雨伞 ，可他故意落在后面
几步 ，不肯上来让小华的妈妈
也躲一躲 。

爸爸一进门 ，小雪就责怪
说：“爸爸 ，你经常叫我要帮助
小朋友 ，自 己 为什么看见阿姨
被淋 也不给她撑伞挡雨？”爸爸
说：“我不能再害人家 ，也不想
再害 自 己。”小雪问 ：“爸爸 ，华
哥 也经常跟我同撑一把伞 ，他
是害我吗？”爸爸说：“那是爱
护。”小雪又问 ：“为什么小朋友
同撑一把伞是爱护 ，大人同撑
一把伞就变成害人呢？”

爸 爸一下怔住了 ，想了很
久才说：“因 为小朋友的心是热
的 ，而大人的心冷了。”

随
笔
两
篇

□
文
/
刘
燕
敏

你拥有什么
瑞 士是世 界上 第一个 实行 电子 户 籍卡

的 国家 ，在这里 ，婴儿一降生 ，医院就会立即
打开计算机 ，通过户藉 网络查看他 （她 ）是这
个 国家 的 第 多少位成 员 ，然后以此为编号开
始在户 籍卡 中输入这个孩子的姓 名 、性别 、
出 生时 间 及 家 庭住址 。由 于婴 儿和大人一
样 ，用 的都是统一规格的户籍卡 ，因此每一
个刚 出 生的婴儿都有财产状况一栏 。

1998年 ，南美 的一位黑客通过 国 际互
联网侵入到瑞士的户籍网络 ，他把 自 己刚 出
生的 儿子注册为瑞士人之后 ，开始填写有关
的表格 ，在填写财产这一栏时 ，他
随便敲了一个数——3.6万瑞士法
郎 。这位黑客在确信 自 己做的天衣
无缝之后 ，关掉了机器 。他认为 几
年 后作 为瑞士 人 的 亲 属进入瑞士
不成问题 ，然而不到三天 ，瑞士 当
局就发 现 了 他们 国 家 多 了 一位假
居民 。

查 出 这位假居 民 的 并非 是瑞
士的户 藉管理人 员 ，而是一位家庭
主妇 ，她在为 自 己 的女儿注册户 口
时 ，对前一位在财产栏中填 3.6万
法郎的人产生了怀疑 ，因为所有的
瑞士 人 在 为 孩子填所拥有 的 财产
时 ，写的都是 “时间 ”二字 。他们认
为 ，对一个人 ，尤其是对一个刚 出
生 的 孩子 来讲 ，他们所拥有 的 财
富 ，除了时间之外 ，再不会有其他的东西 。

理所 当 然 ，这位做了三天瑞士人的假居
民 ，在被查 出 之后就被抹掉了 。然而从这件
事中 ，我们不能不佩服他们对财富的理解 。

一个人 出 生后 ，到底拥有些什么？毫无
疑问 ，就是八十年左右的时光 。所谓生命 也
就是一个逐渐支出时光的过程 。一个人一生
中 ，到底用这笔支 出购买些什么 ，那就看他
的需要了 。有些人需要地位 ，于是就用 自 己
的时光去换取权 力 ；有些人需要财富 ，于是
就把它一 点点地换成金钱 ；有些人需要 闲
适 ，于是就在宁静和安谧中 从容地渡过 自 己
的时 日 。

世 界上 有许 多 哲 人 ，不论 贫 穷 还是富
有 ，都过得安适和从容 ，也许他们知道他们
真正拥有什么 ，并且知道该用 自 己所拥有的
换取什么 。

报答与 奖 赏
一 只羚羊在逃命时 ，脚 上 扎 了 一枚钉

子 ，它想了许 多办法 ，都没把它弄掉 。同伴都
为它担心 ，因 为像它这样 ，说不定明天就会
成为狮子的午餐 。为了不至于失去一位好伙
伴 ，它们打算向草原上的其它 朋友求救 ，于
是挂出 牌子 ，说 ，谁能帮着拔 出钉子 ，必好好
报答 。

一天 ，一只飞 向 南方越冬的 白 鹤
看到牌子 ，停了下来 ，它走近那 只羚
羊 ，然 后 用 它 又 尖 又 长 的 嘴 夹住钉
子 ，一使劲拔 了 出 来 。

羚羊们万分感激它 。为了表达谢
意 ，它们把它领到一个鱼虾最 多 的水
塘边 。白 鹤饱饱地吃了一顿 ，带着它
们的祝福继续向 南飞 。

快离开大草原时 ，它决定修整一
下 ，就在准备找个地方落脚时 ，它发
现一头狮子 ，这头狮子正躺在一块石
头上 ，周 围是狐狸 、豺狗和众 多的小
鸟 。

原来这头狮子在吃一只羚羊时 ，
被骨头卡住了喉咙 ，它非常难受 ，正
向 草原上 的 鸟 兽 发 布 告 示——谁能
把 那块骨头弄出来 ，重赏 。

白 鹤从空 中 落到地上 ，摇摇 自 己 的长脖
子 ，心想 ，我的脖子这么长 ，肯定可以帮它这
个忙 ，于是走近狮子 ，把脖子伸进它的嘴里 ，
眨眼功夫 ，把骨头衔了 出 来 。

狮子非常满意 ，大吼一声 ，跳下石头 ，先
抓了一只狐狸吞了下去 。狮子回来 ，白 鹤问 ：
“狮子先生 ，我的奖赏呢？”

狮子一听 ，大为生气 ，说：“你难道没得
到奖赏吗？把头伸进我的嘴里 ，能活着出 来 ，
就是奖赏。”

在善 良的人那里 ，我们常获得羚羊式的
报答；在强权的社会 ，我们常常得到狮子式
的奖赏 。


